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 星期四B18大公園􀰙責任編輯：孫嘉萍

儘管市場潮流瞬息萬變
，點心手藝也千變萬化，呂
師傅堅信 「民以食為天」，
反對商家只講利益、不管百
姓身體。《心傳》中展示的
蘇州船點造型多樣，趣味橫

生，動物、植物、人物都童真爛漫，栩栩如生。
但他寧可用本色，不用化學色素和添加劑。真要
上色，他也選用天然材料，如胡蘿蔔汁、可可粉
、蛋黃等，保持營養、保證健康。他說，每次做
點心他都要想着這是 「給親人吃的」，堅守職業
道德。另外，無論工藝怎麼改良，他都堅守老蘇
州的傳統。正如 「子女身上總要有父母的影子」
，蘇式點心再怎樣 「百花齊放」，原料多樣，工
藝創新，萬變不離其宗。要保證老字號得月樓的
「品牌」，質量和口味才是硬道理。第三，他認

為不斷試驗才能創新。白案師傅既要多學習吸收

，提升自己的知識量，又要下苦功夫，師父領進
門，修行在自身。

談到《舌尖2》中拍攝的師徒傳承，呂師傅
披露，拜師儀式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有，現在
已基本消失了。他本人也並非出身廚藝世家。只
因父母 「思想傳統」，覺得他高考失利後應該學
一門保證 「飯碗」的可靠手藝，他才成為廚師。
他也不願採用師父、徒弟的稱呼，而更願意說自
己帶的是 「學生」、 「門生」、 「弟子」。跟他
學藝的大多來自安徽、蘇北，蘇州本地人覺得這
個工作太苦太累。學成後，百分之八十的學生可
能 「換個環境」，從餐館進入賓館，百分之二十
的乾脆改行。他的得意門生、大弟子如今在負責
園區的得月樓分店，而《心傳》中出現的弟子阿
苗姑娘來蘇州兩年，已是得月樓的 「正式工」
了。

《心傳》於二○一三年七月二日至六日在蘇

州拍攝四天，有時在得月樓，有些在平江府的半
園。呂師傅對片子的評價是攝影技術好，把他看
來很平常的東西拍出了藝術效果。至於內容，他
覺得對食材的發掘有意思，古老的傳說也有趣，
不過很多都沒有實物，只是傳說，無據可查，反
倒是點心手更藝實打實。

《心傳》一開頭就強調中國烹飪藝術的神秘
精深，甚至無法單靠文字記載，不能以科學檢測
，非口口相傳、言傳身教、一生修行不可。但從
我和呂傑民師傅的訪談來看，烹飪之道，更重要
的還是 「得魚忘筌」，儀式、形式並不重要。除
了手藝之外，更要緊的 「心傳」是與烹飪藝術相
關的信仰、理念和品格。

無論是大廚還是食客，烹飪者還是享用者，
如果每個人都能通過日常的烹飪、飲食活動參與
文化的創造，芸芸眾生的平凡人生也就有了獨特
的尊嚴和意義。 （下）

高旻寺位於揚州城南約十
多公里處。中國的寺廟通常建
在山間，似乎這才和唸經拜佛
相一致，而高旻寺卻處平原，
寺的周邊全無空谷幽蘭。更有
趣的是，寺廟遠山而臨水，往

南不遠是長江。隋煬帝修築運河，從長江引水溝通邗
溝，一路向北。古運河就貼着寺廟而過，並與另一條
東西向灌溉河交匯，高旻寺座落於河口之間，揚州這
座古城盡得佛水的普潤。

來揚州旅遊拜佛，人們大多只去城西的大明寺，
大明寺在城中的蜀崗，又有鑒真的名聲，所以那裡的
香火總是很旺。而高旻寺路稍遠，便少有人去。國人
拜佛，如我般，大多是臨時拜佛腳，拜哪方的佛，並
不在意。我從小至今，來揚州無數次，從未到過高旻
寺，在我的印象裡，那裡早已式微，僅有寺的名聲。
可當我不久前來到寺裡，才知道自己是多麼地孤陋和
偏執。高旻寺作為國家重點保護寺院，是馳名中外的
清代揚州八大名剎之一，與鎮江金山寺、常州天寧寺
、寧波天童寺並稱為我國佛教禪宗的四大叢林，在國
內外享有盛名。

相傳高旻寺創建於隋代，屢興屢廢，並多次易名
。清康熙帝於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到揚州，見天中
塔傾圮，便撥款修葺。江寧織造曹寅後來也傾其所有
，捐資擴建，又在寺西為皇帝建行宮。四年後，康熙
第四次南巡，登臨天中塔，極頂四眺，有高入天際之
感，便賜名 「高旻寺」，次年又御製《高旻寺碑記》
。清代中葉，高旻禪寺規模大備，名僧輩出，臻於鼎
盛。可不知為何，在乾隆三十六年，也就是一七七一
年，金剎被颶風吹落，損及塔身。修復後，在道光二

十四年（一八四四），塔再次倒塌。這之後沒有再修
，高旻寺自此衰微。咸豐時，寺與行宮一把大火，燒
得夠狠。同治、光緒以後，寺僧雖銳意興建，但難復
舊觀。直到近代高僧來果住持高旻寺三十多年，擴建
寺宇，整頓寺規，才算恢復元氣。 「文革」中，高旻
寺又遭毀壞，文物、法器抄沒一空，僧眾逐出寺門。
直到一九八○年，政府才撥款再建，迎請德林法師回
寺住持，高旻寺的香火總算又旺了起來。

禪宗是本土宗，與中國文化融合，強調人人有佛
性，皆可為堯舜。眼前的高旻寺和其他寺廟有許多不
一樣之處，最明顯的是建築上大量使用了藍色，比較
奪目，很像西方教堂對色彩的處理。有些房屋的窗戶
上端為拱形，玻璃與窗櫺中西結合，顯出洋氣。在大
雄寶殿前還有一座彌勒寶殿，很是特別。現在正在建
一座高為五十八米的 「鐘之巔」巨型塔樓，已經封頂
。鐘之巔為十六角等邊腰鼓形建築，底座直徑三十米
，上端直徑為三十六米，最上層懸掛一口寶鐘，重達
十噸。想像未來晨鐘響起，南可傳至江面，北達古城
揚州，禪意十足。作為臨水寺，高旻寺活潑輕靈，樹
木參天，幽雅含蓄，讓佛教建築形態民居化、花園化
，世俗情態格調逐漸代替宗教神秘色彩。裡面的樓閣
都造得奇巧，山光嵐影，梵音鳧鳧。裡面儘管遊客不
少，卻極安靜，靜得像是一座私家花園，拜佛者可以
在沒有任何干擾的狀態下虔誠地許願，研佛者可以潛
下心來認真地捧讀經書。正所謂智者樂水，運河水漣
漪平緩，殿宇倒映湖中，恬靜、高潔、靈秀，構成一
處無比清靜的世界。

有學者認為，高旻寺才是《紅樓夢》裡大觀園的
原址，有學者從《紅樓夢》的詩詞、塔灣行宮的遺物
、民間傳說、《揚州清宮御檔》、高旻寺行宮圖等方

面進行研究，認為《紅樓夢》中元妃省親修建大觀園
，就是以曹寅等人為康熙南巡修建高旻寺塔灣行宮為
背景和原型，並找出十多條證據，言之鑿鑿。如曹寅
為營建行宮造成巨大虧空，後來曹家被抄家，與小說
中賈家境遇相對應。高旻寺行宮遺物上刻着 「有鳳來
儀」圖案，表面上是歌頌元妃省親，實際上是歌頌皇
帝南巡。而且，大觀園的水系與行宮水系相同，園內
的樹木與行宮樹木契合，園中的卍字也與行宮的卍字
對應，等等。我不能從這些證據得出高旻寺就是當初
大觀園的結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曹雪芹寫大觀園
，一定會受到高旻寺環境的影響，這種生活化的寺廟
和行宮，正像是一個完整、秀美的大公園，裡面集中
了許多的宗教和生活形態，格調高雅，風格清新，在
各地的寺廟裡少有所見，也和小說中的大觀園格調十
分地脗合。

我停好車，按慣例在門口尋找售票窗口，可穿着
僧服的人員告訴我，不需購票，直接進去即可，這讓
我生奇。我幾乎是懷着誠恐之心走進寺院，這是我第
一次不購門票進入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寺門。寺內不見
雜物，空氣中嗅不到混濁刺鼻的氣味，人們都很安靜
，即便小聲說話，也絕不妨礙到別人。我本沒打算敬
香，但覺得既然不要門票，一毛不拔就有種不敬，可
寺內竟無一處賣香攤點。再看周圍的遊人，每人手中
持香一支。在大雄寶殿前三十米處，有個約三、四十
平米的圓形敞開式進香亭，人們拾級而上，在約兩米
高的敬香台上點燃香火，插入爐中，又魚貫而下，並
無嘈雜與爭搶。整個寺裡僅此可以敬香，殿內一律不
做經懺佛事。我好生奇怪，便問周圍的遊人哪裡可以
買香，這才知道，高旻寺不賣香，只有在寺廟的門口
才可索取一支，如想回報，可自行將錢投入附近的功
德箱。返回時，我來到請香處，見一位年輕姑娘，一
身尼姑打扮，短髮，戴着眼鏡，端莊而漂亮。我在往
箱內投幣時，她正送上香來。我說寺已去過，不便再
往進香。她稍作思考，輕聲說，她會幫我將這支香敬
到大殿前的亭子裡。我說了聲謝謝，油然地生出感動
。原來，佛事的高雅正在於這清雅的氛圍之中，明心
見性，見性成佛，這才是禪宗至高無上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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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起
慈
父
嚴
母

許

揚

鍾靈毓秀高旻寺 肖 飛

舌
尖
上
的
心
傳

馮

進

下一波􀎠瘋狂􀎡是什麼 嚴陽

去了不少國家，接
觸過幾十位導遊，然而
，這三位中年男性導遊
，卻讓我回國後還時常
想起。

一位在瑞典，一位
在韓國，一位在南非。

這三位中國男人，在大巴裡拿着話筒時，從沒
有葷段子，也不強行讓我們購物。可我總覺得
，他們在異國他鄉，活得並不快活。

瑞典那位男導，第一次到船碼頭接我們就
遲到了。我看到他朝我們奔過來時，鼻子正出
血，用白紙塞住了鼻孔，不停地往上推眼鏡。
在大巴上，幾次向我們道歉。講解路經的風光
時，平實乾癟，北歐的那些草地和木屋，在他
的語言中，全然沒有我們目視所及的風情。

我覺得這個男人可能有故事。在瑞典王宮
，我與他聊開了。他畢業於中國的郵電學院，
原先在北京一家郵電通信企業工作，後來到瑞
典一家公司當工程師。一家三口，生活壓力大
，便跳槽當了導遊。他說，家中有一輛沃爾沃
，可是，這裡流行的是遊艇啊，孩子要上好學
校，也得花錢。在王宮，他讓我們自己參觀。
我發現，他一個人在不遠處的草坪上低頭漫步
，孤獨而黯然。

這位知識分子，生活的壓力和對導遊職業
的不適，讓他備受煎熬。最後一天，他的太太
來替他的班，送我們出境，說是又有一個旅遊

團到，先生要去碼頭接團。
南非的那位導遊，認真卻也少有笑臉。他在大巴上，從

不面向我們解說，就縮在副駕駛座上，麥克風傳出他好聽的
男中音。娓娓道來時，就像他沉浸在自己的感受中。他不需
要以笑臉和段子取悅我們，似乎他的解說所提供的畫面就能
征服我們。確實有人說，他的旅遊講解，堪稱優美的散文。
他不僅講這個有着三個首都國家的政治生態，也能描繪出開
普敦歐化街市的風光，還能把好望角擁抱兩個大洋的開闊和
奇峻畫面呈現給我們。有位旅遊界團友跟他說，你的解說詞
如在大陸出版，一定大受歡迎。他看着團友，勉強地笑着，
不置可否，一點都沒有興趣。好像他對自己的同胞有點看不
起。有人提醒他，有個商貿考察項目要抽時間安排。他突然
極不耐煩的說，你們出來不就玩一玩嗎？一副不屑的表情。
到了考察的一家南非公司，安排的內容，簡單、了草，是應
付了事。團友私下議論，這樣一個有點藝術氣息的人，是在
南非活得不舒暢，還是在海外看大陸，看出了同胞們更多的
毛病，才與我們這樣隔膜？

稍微明朗一些的是那位在韓國時的導遊。在大巴上站在
我們面前，高大斯文，是東北人。說韓國空氣好、食品衛生
、河水清澈。找了韓國老婆，大家問他，漂亮吧？他說，你
們電視劇裡看到的都是整容女。韓國什麼都講誠信，就是姑
娘的臉已不誠信了。大家哄笑，他卻不笑。突然提高嗓門喊
道，可是，現在中國的誠信歸零了，什麼都不講誠信。

那天分手時，這位東北男人卻說起了對家鄉的眷戀，其
實我還是想回國的，想爹媽，想家裡的水餃，想做過去熟悉
的設計工作。現在老家富了，可老婆不願回，沒法子，也不
能扔兩小孩光自己走了。

講幾句自己國家的醜話，卻還是想回自己的家鄉。異國
他鄉，收不住這位漢子的心。是他的韓國老婆不理會他的餃
子情結？還是那裡的風水、人情？不是說韓國老婆都是賢妻
嗎？這些中國男人，其實在國內都有不錯的專業基礎和職業
。到了國外，為了生存，卻只能去做賺錢多一點的導遊，他
們心有不甘卻又無奈。於是，便沉重，便不快活。瑞典王宮
草坪上那個孤寂的背影，總讓我感到悽清。

中
年
男
導
在
海
外

寧

白

人人
生生
在線在線

飲飲食食
男女男女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域域
外外
漫筆漫筆

紐紐約約
隨筆隨筆

揚
州
高
旻
寺

（
網
上
圖
片
）

凡
真
正
能
稱
為
讀
書
心
得
的
，
不
是
幾
句
淺
顯
的
感
言

，
是
經
歷
反
覆
的
﹁學
而
思
，
思
而
學
﹂
之
所
得
。
那
些
消

化
閱
讀
的
文
字
，
飽
含
痴
迷
，
也
透
着
清
醒
，
別
人
讀
到
這

類
讀
書
心
得
，
自
然
會
從
心
底
激
起
和
原
作
者
新
的
共
鳴
。

梁
衡
讀
《
桃
花
源
記
》
後
做
了
兩
件
很
不
一
般
的
事
。

一
件
是
拿
作
品
和
作
者
與
相
關
的
他
者
做
有
分
析
的
比
較
。

他
將
一
千
六
百
年
前
陶
淵
明
寫
的
《
桃
花
源
記
》
與
一
五
一

六
年
英
國
人
莫
爾
寫
的
《
烏
托
邦
》
，
還
有
一
六
三
七
年
意

大
利
人
康
帕
內
拉
寫
的
《
太
陽
城
》
比
較
，
認
為
它
們
同
屬

幻
想
理
想
社
會
類
文
學
作
品
。
他
還
將
陶
淵
明
與
寫
《
岳
陽

樓
記
》
的
范
仲
淹
比
較
，
兩
人
命
途
相
似
，
作
品
同
在
暮
年

寫
出
，
但
範
文
是
正
統
的
儒
家
治
國
之
道
，
提
出
一
個
政
治

家
的
個
人
行
為
準
則
；
陶
文
卻
本
老
子
的
無
為
而
治
，
給
出

一
個
最
佳
幸
福
社
會
的
藍
圖
。
另
外
，
他
踏
訪
過
北
至
山
西

、
河
北
，
南
至
廣
西
、
台
灣
的
幾
十
處
﹁桃
花
源
﹂
，
他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
桃
花
源
不
只
是
風
景
，
而
是
一
種
生
活
符
號

，
一
種
文
化
標
記
。
陶
淵
明
不
是
政
治
家
，
卻

勾
勒
出
一
個
理
想
社
會
，
讓
人
不
斷
去
追
求
；

不
是
遊
記
作
家
，
卻
描
繪
了
一
幅
最
美
的
山
水

圖
，
讓
人
們
不
斷
去
尋
找
；
不
是
哲
學
家
，
卻

給
出
了
人
生
智
慧
，
設
計
了
一
種
最
好
的
心
態

，
讓
人
們
去
解
脫
。
如
果
真
要
說
專
業
的
話
，

陶
淵
明
只
是
一
個
詩
人
，
他
開
創
了
田
園
詩
派

，
用
美
來
淨
化
人
們
的
心
靈
。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沒
有
哪
一
位
詩
人
能
像
他
這
樣
創
造
了
一
個
社

會
模
式
、
一
種
山
水
布
景

、
一
種
人
生
哲
學
，
並
深

深
地
植
根
在
後
人
的
心
中

，
讓
人
不
斷
地
去
追
尋
。

吳
若
增
寫
了
篇
《
我

現
在
怎
樣
看
孔
子
》
，
他

的
反
思
很
有
啟
發
性
。
他

年
輕
時
不
懂
事
，
跟
着
別
人
罵
孔
子
。
其
實
當

時
連
孔
子
到
底
是
個
怎
樣
的
人
都
沒
弄
明
白
。

認
真
讀
過
孔
子
的
吳
若
增
認
識
到
，
把
孔
子
放

到
他
那
個
時
代
去
看
，
無
可
爭
辯
的
是
，
在
思

想
、
道
德
、
文
化
、
教
養
、
人
品
、
知
識
、
學

問
、
技
能
等
等
方
面
，
都
堪
稱
無
出
其
右
。
後

世
稱
他
為
聖
人
，
是
出
於
崇
拜
，
但
這
個
崇
拜

卻
非
盲
目
。
至
於
今
天
，
用
現
代
普
世
觀
念
去

衡
量
，
孔
子
的
某
些
思
想
，
的
確
應
予
拋
棄
，
而
另
外
的
有

些
，
則
可
通
過
改
造
融
入
現
代
文
明
。
孔
子
為
了
支
持
他
的

回
到
周
朝
的
主
張
，
將
過
去
的
一
切
完
美
化
、
神
聖
化
，
其

中
包
括
那
些
極
其
嚴
密
的
等
級
制
度
和
宗
法
規
範
，
這
就
給

後
人
留
下
了
詬
病
的
理
由
。
應
該
說
，
對
他
的
這
些
思
想
給

以
拋
棄
或
批
判
，
是
對
的
；
但
把
他
批
成
罪
惡
滔
天
，
乃
至

於
讓
他
承
擔
兩
千
年
的
封
建
主
義
罪
惡
，
那
就
顯
失
公
平
了

。
任
何
人
，
只
能
是
為
自
己
的
錯
誤
負
責
。
死
後
被
人
利
用

，
罪
責
應
由
利
用
人
承
擔
。
世
界
思
想
史
上
的
偉
人
，
他
們

都
不
乏
錯
誤
甚
至
荒
謬
之
處
，
但
歷
史
就
是
在
錯
誤
和
荒
謬

中
走
出
來
的
，
文
明
就
是
在
錯
誤
和
荒
謬
中
積
累
起
來
的
。

因
此
，
承
認
他
們
就
是
承
認
歷
史
，
否
認
他
們
就
是
否
認
歷

史
。
而
歷
史
是
無
法
否
認
的
，
他
們
當
然
也
就
無
法
否
認
。

今
天
，
我
們
回
過
頭
去
，
應
該
怎
樣
看
待
孔
子
呢
？
吳
若
增

套
用
一
句
人
們
熟
悉
的
話
說
出
來
就
是
：
﹁一
味
地
咒
罵
孔

子
，
是
沒
有
良
心
；
試
圖
重
新
把
他
送
上
神
壇
，
是
沒
有
腦

子
。
﹂

什麼是酒釀
圓子？生長於江
浙一帶的人想都
嘗過。我曼哈頓
的家離東二十五
街的巴魯克學院
不遠，附近是一

家名為Jimmy's House的中國餐館。我因
地段不遠，常去那裡購午餐帶回家。它
的生意興旺，原因是廉價又可口，四菜
一湯加白飯，不過六元五角，吸引附近
巴魯克學院的許多中國留學生和非華裔
顧客。不過我要談論的是酒釀圓子。

那天途經該處，見到門上貼了一則
廣告： 「每星期五免費供應酒釀圓子
。」大喜若狂，立即入門購了廉價午
餐與免費酒釀圓子，回家享用之後，不
免想到少年時母親給我初嘗酒釀圓子時
的滋味。母親沒有尚佳廚藝（常受父親
指摘），但她會做可口的酒釀（用糯米
浸透紹興酒，成熟後甜而不醺，冰凍了
後，更是有味）。圓子是糯米所做的小
米團，放在酒釀中煮熟，這種熱湯成為
江浙餐館中著名的甜品，味道較八寶飯
更可口。

我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即來美多年，
一直思念幼時母親在廚房中的拿手好戲
。一九七八年我於出國三十一年後初回
祖國探親，父母都已不健在。初到上海
後的第二個晚上，親戚邀請我一家三口
（妻蓓琪與女兒碧雅）前往我們所住的
國際飯店附近南京路的新雅酒店用飯，
食後我們全家包括弟妹與侄兒侄媳們，
在人民公園前跑馬場附近的西藏路散步
，途經八仙橋，見到一家興旺的點心店
大門大開，幾乎座滿，廚子在大門內正
在準備熱噴噴的大碗酒釀圓子供客。弟
弟樂山就說， 「這是你幼時最喜的甜食
，要不要進去嘗嘗？」我們一群人推門
進去，立即引起整個菜館顧客的注意。
他們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奇裝異服的我，
和我的淡髮高鼻的妻女。他們的注意引
起我妻女不自在，碧雅要馬上退出大門
，但我不願放棄可口的酒釀圓子，更禁

不住對母親的憶念。
在我於一九四七年出國時，母親不過五十歲。我

深深記得與她在大門口最後一面的情景：我匆忙向她
告別後（那時國內尚無擁抱告別的習慣），奔向送我
前往郵船碼頭朋友的汽車，心情熱切，趕不及回望一
下母親。後來妹妹告我，母親在我離開後，在空蕩的
家中大哭半天。十二年後她患癌症逝世，不過六十有
餘。妹妹說母親日夜記掛，等我來信，兩年後中美絕
交，沒有郵件來往，至今我仍在怪自己的不孝。

我與父親最後告別是在故鄉寧波。我家雖然居住
上海，父親則要經常回到寧波去管理他所經營的顏料
行。為了向他告別，我與樂山特地乘了過夜的輪船從
上海去寧波，次晨到了父親的公司，父親請我們吃了
一頓午餐，下午我們即乘同一輪船回上海，亦是匆匆
的告別。

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以 「為人民服務
」的口號，號召當時留美學生（大戰結束數達五千餘
名）回國，並由政府出資提供印度航空公司的免費機
票。許多思想進步的朋友都回去了。我則聽父親忠告
暫不回去，幸而我聽了父親，今日回思，我如回去，
絕對受不住反右運動與文革時期的磨折。好心的父親
在一九六七年去世。那年剛好是我的女兒碧雅出世一
年。妹妹後來寫信告我，他收到我寄去的一張嬰兒照
片，非常高興地把碧雅出世的相片拿給許多鄰居看，
驕傲地炫耀他的 「外國孫女」。父親喜歡洋酒，我一
直祈望有機會帶一瓶高貴名牌威士忌酒與他共醉。到
了一九七八年回祖國後，我只能流着眼淚與尚在世的
八十歲叔父共飲。

人說 「嚴父慈母」，我家是 「慈父嚴母」。在我
的記憶中，母親容易生氣，規矩非常嚴格，我們不做
功課，玩耍跌傷，衣服扯破，就要遭她責罵打屁股。
而父親呢？他一看到母親責打四五歲的頑皮兒子，就
會一手把孩子從母親手中抱過去。他常認為母親管教
太嚴。母親告我們，有一次，她見父親晚上流淚，不
能入睡，原來他那天堅持要我們坐船赴鄉下避難（怕
日軍轟炸）。不巧天氣不好，下了大雨。我們雖有親
戚同行，父親躺在床上後悔他的堅持，憂心兒女的安
全，還向母親流淚道歉。


